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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宜男在北方，却画出了江南的

细腻风情，他的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视觉语言的独特性。中国传统工笔

画是勾勒造型、纯色平涂的视觉方

式，具有传统而典雅的美感与趣味。

但在 20 世纪西画经验的不断冲击下，

工笔画的发展开始背离古典的经验、

感受。其中，有一类画家，通过渗透

光影的色彩来改造传统，实现了工笔

画在 20 世纪末期的飞跃式发展。但

这些画家，造型的感觉却未脱离古

典，如果把他们画面中的色彩剥离出

去，其画仍然停留于传统范畴，并没

有在造型的观物方式上取得突破，形

成新的语言方式。值得高兴的是，乔

宜男的画中却有着这样一种探索的

方向。

他的画面给人最大的感觉是“重

复性”，相似的造型通过版画式的叠

展，芦苇、残荷伸展成一种极端平面

化的视觉形象，点缀一些形象也大致

相似的鸟禽，别有一番冲击力。比如

他画的《初日》，几乎覆盖全画的芦苇

丛中，几只昂首的雁鸟朝一个方向展

望。画中物象被处理得略似版画，相

近形态相互重叠并进而展开。雷同

但却有组合，没有单调的感觉，确实

有些巧妙之处。应该说，他的画面繁

密而单纯，重复却并不机械，从而创

造出一种与他人截然不同的叙述方

式，为今日中国工笔画坛提供了一种

新的体验、新的语言，堪称难得。

他的画面在质地上透出一种现

代性，一种构成感的语言组合。有

时，我甚至怀疑他是否也精通设计，

竟然能够如此娴熟地通过形式构成

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并进而获得

语意上的全新表述。在乔宜男画面

中，新的视觉感受不仅仅表现为上述

形式上的构成感，还体现在他渍水运

墨的语言表达上。他的画面工细之

中兼带写意之灵动，游离传统技法深

入细抠的局限，用水墨的书性韵味丰

富画面，并藉此打破前人不变的最终

效果，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体验，对丰

富我们的审美习惯颇具价值。

乔宜男的画面在语言层面上获

得突破，而且在最终效果上具备一种

现代性——现代人生活态度的某种

观念表达。它具备现代艺术通常所

表现出的图式感。尤其是他画的水

鱼，四五条悬空于画面中，以几何化

的平面方式组合，构成独具魅力的视

觉趣味。其中，细节的描述是精细而

到位的，而整体形感却重复排列出一

种机械，但却轻盈的梦幻感——饱含

现代生活感受的某种倾诉性，极具视

觉张力。无论一花一叶，抑或一鸟一

禽，在他的笔下都重叠构成一种平面

化的、超越性的诗意，仿佛是自然属

性与工业属性共同作用下的人的梦

境。其情其境，足以使人驻足凝思，

为之感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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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说自画

贺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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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粉画三十年

粉画，又称色粉画，港台地区亦称

粉彩画。粉画集油画之厚重，水彩之轻

灵于一身，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在欧美各国，粉画与油画、

水彩一样，十分普及，并被公认为表现

肌肤色泽和衣饰质感的最理想的手段。

粉画传入我国已有百年历史。上

海是中国粉画艺术发祥地，从国外游学

回来的画家大多兼擅粉画，老一辈画家

李超士、颜文梁、徐悲鸿、刘海粟、司徒

乔、潘玉良等都为粉画在中国的传播作

出过积极的努力，留下颇多传世佳作，

颜文梁先生的粉画作品《厨房》曾获法

国沙龙奖而载入史册；当时青年画家多

热衷粉画，以专擅粉画而蜚声画坛者不

乏其人，其中亦有将色粉运用于月份牌

年画创作，颇受人们的喜爱……尔后多

年，由于种种社会因素和条件所限，其

中包括粉画材料严重匮乏，粉画艺术的

发展渐趋式微。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几乎湮灭

的粉画无疑成为亟待挽救的画种。那

时，颜文梁、周碧初、陈秋草、李慕白、李

咏森、连逸卿、钱延康等都还活跃在画

坛上，他们承上启下积极倡导，成为上

海粉画创作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连

逸卿先生对上海粉画传承发展有着独

特的贡献。连逸卿师承李超士先生，对

粉画艺术有着深刻理解，在我国粉画复

苏期也是行动最早的一位。基于当时

粉画材料的严重缺乏，只有少数画家依

赖少量进口材料、或自制粉画笔和纸维

系创作的现状，连逸卿于 1979 年向当

时全国美协主席江丰建议试制国产粉

画材料，几经周折终于获得成功，解决

了画材方面的燃眉之急，这在当时特定

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他为

振兴粉画艺术、为创建上海粉画学会做

了大量细致入微的组织工作。在他的

倡导带动下，首届上海粉画展呈现出相

当高的艺术水准：老一辈画家轻车熟

路，展示雄厚的功底和卓越的表现力；

中青年画家邱瑞敏、夏葆元、丁荣魁、吴

健、万福堂、张法根等多从其他画种触

类旁通锲入粉画创作，展示各自不同的

探索取向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连逸卿于世纪之交告退后，学会工

作由青年画家接替，薪尽火传。2002

年，上海粉画学会更名为上海市美术家

协会粉画工作委员会，在上海美协指导

下开展工作。新一代创作骨干薛国强、

宋建社、郑家沅、顾惠忠、杜国浩、吴正

恭等大多经受过现代艺术新潮的洗礼，

他们在创作思想上注重现实的直觉感

受，注重拉开个人艺术风格的距离，注

重对传统和现代艺术的吸收和扬弃。

随着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学会工作的

重点也逐渐由原来的“普及”转向“提

高”着力培养青年画家，为此先后举办

了三届粉画高级研修班，聘请邱瑞敏、

夏葆元、杭鸣时、徐芒耀、方世聪等著名

画家传道授艺，培养了一批创作新秀。

凭借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这个平台，学

会连续举办了五届“上海粉画年度邀请

展”，成为一年一度粉画创作和交流的

盛会。画家们通过交流对话，广泛开拓

多元、多层面的艺术语言，更自觉地追

寻各自的文化定位。

粉画创作方兴未艾，粉画正在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但粉画作

为独立画种，其审美价值、艺术趣味、本

体语言、文化品格、时代融入和创新等

等，还远未被认识和开掘。粉画创作距

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水神庙位于洪洞县东北 17

公里处的霍泉北侧，与广胜寺下

寺一墙之隔。因此一般人习惯

用广胜寺统称这两处寺庙，水神

庙是一座风俗性祭祀庙宇，它主

要是祭祀霍泉神明应王的。殿

内四壁绘满壁画，为元泰定元年

（公元1324年）洪洞和赵城著名

画师赵国祥、王彦达等人所绘，

面积达 200多平方米。是“我国

古代唯一不以佛道为内容的壁

画孤例”。在南壁东侧绘有一幅

《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的

元代戏剧壁画，是我国目前发现

的惟一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它

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和舞台

艺术的少见资料。

《尚食图》是一幅描绘水神

宫廷生活的壁画,位于北壁神龛

东侧部位。画面是描绘王宫膳

食房的一角，9 名侍女，各司其

职。围着食案的共 7女：其中一

人打着羽扇端立于后，6人各捧

食品、茶酒器具等，正要往主子

那里去送。案桌上还摆有各种

各样的食品，也许都得一一送

去。还有一侍女刚从后面作坊

走出，手里捧着一盘水果，将要

把食品放至案桌上……膳食房

与作坊间还隔有帷帐，帐帘自然

撩挂于两旁的角柱之上。画面

左下角，两个小侍女在烧水。一

个蹲在地上用火筷子捅炉火，左

手还拿着一把扇子，显然是扇火

用的。炉子是铁铸的，圆形，上

半部还铸有腰台。从炉子的形

制上看，烧的燃料是煤炭。炉口

上坐着一把铜壶，壶有提梁，左

边的小侍女轻盈地扶着提梁，右

手臂将衣袖举起，遮挡在自己梳

妆整齐的发髻上，她扶壶怕的是

捅火力量的震动将水壶弄翻，遮

头是防止灰尘扑落污发。画师

竟能如此入微细致地体现生活

中常见的少女动作，真乃妙笔生

花，逼真至极。这在国内寺观壁

画中，乃是少见的艺术画面。再

者，壁画中火炉的出现，给山西

这个产煤之乡，提供了一个古代

铁 炉 子 烧 煤 的 历 史 资 料 和 例

证。从画面得出了一个证明：早

在 600 多年前，洪洞、赵城一带

就使用铸铁炉子烧煤、做饭、取

暖了。

尚食图

古人说读书行路，出门交游，不是

郊区游玩儿，而是出门交流的意思,可

见古人很看重交流。但是从另一个角

度说，除了交流，画画这事儿也是一项

很个体的工作。个人学习能力和观念

的形成很重要。

多年来，我在传统绘画与当下生活

中游走。我静静地看，默默地想，不停

地画，体会着生命中的平淡和欢愉，用

笔墨诉说着生活的只言片语。回想自

幼学画的经历，又像一条古人赶考的长

路，每处驿站也是学途的起点。跟以往

比，自己近来的作品显得有些“得意忘

形”了。“忘形”并非排斥形，而是更加关

照和完善真实的本性。有形、无形又是

对“形”的执着，只有忘形才能不为“形”

所累，像佛家说的放下“我执”，才有可

能对“形”有所超越，才能更好地关照心

性，画出更动人的画儿来。

传统画法有说：“无法而法，乃为至

法。”这里“无法”就是忘法，忘法又非排

斥技法，而是使技法纯熟到忘却。有

法、无法也是对技法的执着，只有放下、

忘法，才能不为法所缚，超越技法，达到

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自由……我追随

着这种自由。

古代墨客把绘画当墨戏，自娱自

乐，心淡若无。那“忘我”又非排斥思

考。佛说一念都是我执的开始，况且是

思考。所以，画画时，我们主张把此类

思考放在画外，去修“画外功”；主张“提

笔忘机”，又“不昧心性”，即“信笔取之

不滞于思”。我们要修的就是这种“自

觉”。正如《南田论画》中所说：“不知如

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何时

用意，乃为写意。”

画画这事儿很好玩，能不能画好，

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在画外。比如说

观念，需要参禅般的感念，也需要比较

哲辩的理念做平衡，但更需要加点儿曾

被指腐朽的玄学思维。就像一句经文

“那非思又不可言说的”妙境，在意和不

经意间，会是一种祥和的幸福感，关照

着一颗智慧的欢喜心和一种比较曼妙

的感觉，在艺术和信仰的意境中生发开

来。世间多少变化都在这不经意间演

化，也许画画恰好需要这种不经意吧。

在意和不经意间

尚食图（壁画）元代 洪洞水神庙 山西晋之源文化艺术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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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湿地（粉画）薛国强


